
一连几天，龙剑和陶炎

什么收获也没有，因为段春
的口始终“撬”不开，他摆着

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

子，什么问题也没交代。对他

家的搜查也进行过了，除了

工资折上三十万元外，还有

就是一些珠宝首饰，这些都
是不足以定他罪的证据，如

果公布出去反而让人笑话，

纪委居然查出个“清正廉洁”

的好干部出来。

调查陷入了僵局，而这

时候，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

事情发生了。就在段春被宣

布双规后的第四天晚上，他

突然“自杀”了。

原来段春心想这些纪委

干部与自己形影不离，不就是

怕自己“自杀”么，那我偏偏要
弄个“自杀”给你们看看，这样

就免得在这个地方干耗，至少

能让外面得知一些信息，让他

们及时有个应对。现在纪委这

些干部疲劳作战，百密难免一
疏，机会终于来了。

“我要上趟洗手间，然后
回来睡觉。”

纪检干部一边打着哈欠

一边点了点头说：“你去吧，

快去快回。”然后他慢腾腾地

跟在后面，段春紧走几步，两

人距离渐渐地拉开了。

卫生间里有一个蹲便

池，段春知道厕所门是不准

关的，纪检干部就站在外面

看着你“办事”。虽然这样别

扭，但这就是规定，防止你出

个什么意外。这些年一些贪
官割腕自杀、跳楼的很多，弄
得纪检机关没打着狐狸倒惹

一身骚。

段春琢磨着如何向外传

递信息，扔纸条是不现实的，

跳窗也不可能。这时，他发现

抽水马桶边上有一个节水阀
坏了，这个节水阀是铁的，有

棱角，段春想到这儿心里就

莫名地激动，他没有大便只

是放了几个响屁就连忙拉上

衣服，迅速关上厕门，然后头

对准节水阀狠狠撞上去。

守在外面的纪检干部一
看他关上厕门，情知不妙，一
边喝问“你干什么”，一边飞脚

踢开厕门，可已经晚了，段春
满脸是血地倒在便池边上。

“快来人呀，段春自杀

了。”那位纪检干部惊慌失

措。

这时，陶炎闻讯跑过来，

说：“赶快打120急救。”然后
他走近那个节水阀，只见节

水阀的棱角上鲜血淋漓，他

眉头皱了一下，对那个纪检

干部说：“明天叫人换个塑料

的。”

段春被迅速送到南江市

人民医院，经过抢救脱离了

生命危险。“黎主任，老段现

在正在南江市人民医院特护

病房，这次机会很好，你一定
要把握住。”黎秋正搂着春桃

睡觉，但他听见电话那头是

纪委副书记汪清的声音时，

顿时醒了，电话那头不时还

有汽车喇叭声传来。

“谢谢你！放心，我会安

排好的，你要注意保护好自

己。”汪清挂断电话，从口袋
里掏出一支烟点着，深深地

吸了一口，嘴角露出一丝微
笑。这次真的是机会来了，可

以不留痕迹地消除隐患，他

相信黎秋有这个能力。

汪清很快回到医院，这

时段春已经醒过来了，被转

移到特护病房。朱顺民看了

他一眼，轻声说：“刚醒过来，

医生说八点钟准时手术。”

汪清心想医院这地方
好，是个公共场所，黎秋一定
会有办法给段春传递信息

的。要是在人武招待所里是

不可能的，除非他黎秋会隐
身术或穿墙术，否则连一只

苍蝇也飞不进来。突然，他看

到段春床头上挂着的病人信

息牌上写着“姓名：沈万三”

等字样，心想这个朱顺民也
不愧是老纪检了，考虑问题

细致周到，要是在国民党时

期也会作为人才被特务机关

相中。

朱顺民临走时，看见段春
换下来的血衣扔在地上，冲病

房里的陶炎和两个纪检干部

说：“给他买套新衣服吧，这衣
服已经不能再穿了，记住最好
买跟这衣服一个牌子的。如果

再出纰漏，我拿你们是问。”

经过百货大楼的时

候，阴四爷停了下来，挤进

街边围着的人群。那是一
个摆象棋残局的棋摊，苏

树东看了一分钟，就判定
这是一个骗局。但是阴四

爷蹲了下去，把另外的人

挤到一旁，毫不客气抢占

了主要的挑战位置。苏树

东心中忐忑，这段时间跟

公司兄弟相处，他已经不

算门外汉，十赌九诈，这种

街头骗局，常常伴随着暴

力，周围那些托，随时可能

变身为打手，如果阴四爷
惹了事，他该怎么办？

阴四爷似乎完全被残

局的复杂和精彩吸引，像一
个象棋狂热者，又像一个极

易上当的凯子。他在棋盘上

指指点点，激动起来抓住棋

子比比划划，摆棋的人逗
他：“小伙子，我看你是个行

家，但是也要讲规矩，随便

考虑，但不能动棋子。”

“怕四爷没有钱啊。”

阴四爷昂起头扫对方一
眼，毫不客气地报上了四

爷的名号，他喜欢这个称

呼，无论真假。

“有钱那就玩，来嘛。”

摊主顺势挑衅。

“我怕你！”阴四爷回

应，从口袋中摸出一叠钱
攥在手中，有五块十块的，

也有两三张一百的，更加

认真地盯着棋盘，另一只

手指指点点，似乎马上就

要把钱砸在棋盘上。摊主

和托都屏住了呼吸，他们

知道这是个关键时刻，最

好不再打扰他，免得惊动
这条已经咬饵的鱼。有好

几分钟异样的沉寂，只剩

下阴四爷一个人在那里表

演，最后，他长吐了一口

气，点点头，所有的人都认

为他算好套路，准备押钱
了。阴四爷站起来，骂了一
句：“真他妈复杂，把四爷
都考住了。我回去翻翻书

再来。”然后大摇大摆地分
开人群走了，留下瞠目结

舌的摊主和一干观众。

两个人闷头走了一会

儿，阴四爷问：“你以为我

会跟他们玩？我有那么蠢？

我只是喜欢让很多人看着

我。”苏树东反问：“这有意
思吗？”“那请你告诉我，这

世上什么事有意思？”阴四

爷认真地盯着苏树东。苏

树东无言以对。

“苏哥，你毕业这么久，

才第一次回江城？你现在在

做啥？”阴四爷问。除了苏南

和死去的老头子，苏树东对

于任何人都有一种天然的

防范。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觉得自己可以在阴四爷
面前敞开心扉，虽然，他并

不欣赏他。“我在白云湖景

区当保安经理。”

“保安经理。”阴四爷不

以为然地随口搭讪，但是紧

接着他反应过来：“白云湖？

那你一定认识鹰哥，就是威

胜公司的大哥聂山鹰。”

他目光炯炯地盯着苏

树东，又是崇敬，又是羡慕，

这是一直满不在乎的阴四

爷第一次露出真实的表情，

苏树东感到心里酸溜溜的。

“认识。”他简单地回

答。他不想告诉阴四爷更

多，这并不值得炫耀。刚才

那一瞬间阴四爷脸上的表

情让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

距离目标有多远。聂山鹰

是一个传奇。几乎所有的

黑道大哥都是靠着打架砍

人，靠敛集不法之财打拼

出来的，他们的成长历史

丑陋和罪恶，但聂山鹰例
外，他一出场就是大哥，而

且立刻得到了所有人的承

认和尊敬，前无古人，也可

能后无来者。

“那你算是威胜公司

的人吗？”阴四爷的表情更

加炽热，这个问题才是他

最关心的。

“他不要我。”苏树东

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
回答，像一位怨妇。

阴四爷脸上的表情黯

淡下去，非常失望。这个时

候，苏树东吸了口气，一字
一字地说：“但是，我准备

自己混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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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参加了一场特殊

的婚礼。新娘是我的同学小

张，新郎是她的新任丈夫魏

涛。陪伴着他们走进神圣的

婚姻殿堂的，除了鲜花美酒，

亲人们的祝福，还有他们一
双儿女的真情拥抱。

前几年，小张的丈夫柳江

因车祸去世，她几度悲伤欲绝。

我们几个同学不停地劝她，并

张罗着给她介绍男朋友，希望

新的家庭能让小张重新振作

起来。每当这个时候，小张就坚

决摇头，喃喃自语地说：“在这

世上，再也找不到像柳江那样
对我好的人了。”

有一天晚上九点多，我

见到小张一个人在学校门

前，就上前和她打招呼。小张

说，孩子快放学了，她在等孩

子一起回家，以前都是柳江

做这些，现在只能自己来做

了。说着，便神情怆然，抹起

了眼泪。我心头一颤，忙说：

“一个人带孩子，多不容易
啊。你还是尽快找个爱人，成

立一个家庭吧。”小张迟疑了

片刻，说：“最近倒是有热心

人给介绍了一个，见了几次
面，总感觉他不如柳江好，心

里对他也没有什么感觉似

的。”

小张的新朋友魏涛是个

老师，个头不高，长相也一
般，他的妻子刚去世不久，留

下魏涛和一个正在读高中的

儿子。听说，魏涛丧妻后给他

介绍女朋友的热心人很多。

但魏涛一一拒绝了，他的理
由很简单，孩子不乐意，自己

也没有心情成立新的家庭。

直到有人给他介绍了小张，

小张说：“感觉他倒是挺愿意
的，可我心里就如死水一般，

怎么也翻不起波浪来。”我笑

着说：“你俩遭遇差不多，他

又是个老实人，先交往着，慢

慢培养感情吧。”

两年过去了，这期间陆陆

续续地听到他们的一些消息，

小张因为财产问题和公公闹

矛盾，两人几乎对簿公堂，魏涛

就一再地劝慰小张：“钱财乃身
外之物，人走了，茶不能凉。”鼓

励小张和婆家人搞好关系。到

了柳江的祭日，魏涛亲自开车

来接小张母女去上坟扫墓。这

些都让小张深受感动，渐渐的，

从心里就接受了魏涛。他们两

个人先是瞒着孩子交往，后来
两个孩子知道了，都极力反对。

他们不想因为自己的幸福而

伤害孩子，连个人的事儿就暂

时放下了，直到两个孩子都上
了大学，他们才重新组成了家

庭。婚礼上，小张幸福地说：“失

去了太阳，还有星星在闪光，照

亮前行的路。”

参加完他们的婚礼，我感

慨了许久：幸福就如春天的树，

当一棵树枯萎了，要重新种植

一棵的时候，除了精心呵护，倍

加爱惜，还要给它一个生长期，

让小树生根发芽，长大参天，最
后，才可以在树下遮风避雨。

爱，也需要一个生长期。

在我看来，幸福是一种

感觉，跟钱有一定关系，但在

一定程度上也并非起决定作
用。

十五年前，身为教师的

我娶了一位贤惠的农村姑

娘，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那

时，除了居住的土坯屋，除了

每月不到一百五十元的工

资，我们真的一无所有。我每

天按时上学教书，妻子在家

里做点小买卖，我们默默地

努力着，奋斗着，我们享受着

清贫的幸福。两年下来，我们

有了一点积蓄，于是我们在

小镇上买了一所二手的旧院

落。虽然“窝”有点旧，但是清

一色混砖结构，况且这是我
们自己奋斗来的结果，这是
我们婚后的第一份收获。说

真的，能够和自己心爱的人

在小镇上住着自己的房子，

那种感觉真好。

渐渐地，摩托车在乡下也
流行起来。妻子见我每天蹬着

自行车上班，心疼地说，咱也
买一辆吧。上个世纪九十年

代，摩托车很贵，我对妻子说，

咱们还是买辆二手的吧。于是
我去了二手车市场花一千多
元买了辆旧摩托。那车有八成

新，还真不错，新车得四千多

呢！不管别人怎么说，那时我
觉得骑着也很气派——— 不说

谁知道是二手的。

随着女儿的降生，我们

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我的

工资在不断地上调，妻子也
干起了服装店，生意挺不错。

见人家个个买楼置车，妻子

也开始痒痒了。妻子说，有辆

车购货销货会很方便，再

说……我明白妻子的心思，

于是买车提上了我们的议事
日程。不过，经过我们再三商
量，还是决定买辆旧的，总归

要省下一笔钱用于店铺的周

转及孩子的教育。于是，2009

年9月10日，在一位朋友的帮

助下，我去省城开回来了一
辆七成新的桑塔纳。尽管它

是二手的，但我们全家都非
常高兴，毕竟我们有了自己

的车。

我们不和别人攀比，在

我们的心里，二手的幸福也
是实实在在的幸福。因为我
们坚信——— 经过我们的努
力，我们会有自己的新楼、新

车、新生活……

鲤鲤死了，丢下三个可爱

的小伙伴和疼爱它的小主人，

一声不吭地走了，走得是那么

突然。

鲤鲤是女儿养的四条小

金鱼中的一条，且是女儿最喜
欢的。望着鲤鲤僵硬的躯体，

女儿失声痛哭，我和妻也不由

在一旁惋惜和哀叹。

想当初，鲤鲤和三个小伙

伴来我家的时候，多么的欢呼

雀跃。环境是新的，家是新的，

主人是新的。它们更是幸福

的，每天，主人们与它们打招

呼，给它们喂食，与它们玩耍

嬉戏。可现在，鲤鲤却在主人

的疼爱中悄然地“离去”了。生
命啊，你是这般的鲜活，又是
这般的残酷，为什么总给人太

多的幸福与伤感。

不由想起我的岳母。几十
年来，为了家，为了把妻子兄

妹四个养大，成人成才，岳母

舍不得穿，舍不得吃，操劳了

一辈子。可就在儿女们长大
了，工作了，能孝顺她的时候，

她却因疾病的折磨匆匆地走

了，连让儿女孝顺的些许机会

都不给，空留下“子欲养而亲
不待”的终生遗憾。

人该如何活着呢？我的一
个朋友是这样回答的：人活

着，应该好好珍惜父母赐予的

生命，好好活着。只有好好活

着，才能给予女儿更多的幸福

与关爱，才能对得起母亲十月

怀胎，把我们含辛茹苦养大的

辛勤付出。

是的，人生短短几十年光

景，要学会善待每一天，好好

活着，让每一天活得都有意
义，做一个心怀感恩、知足常

乐、享受生活的人，否则，即使

你拥有再多，当你“离去”的那

一刻，一切也随之化为一缕青
烟，悔之晚矣。

给爱一个生长期
文/焦照锋

好好活着
文/范德波

平淡日子里的小幸福
文/邓荣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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